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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，为一部电影
3 

游静 
 
《好郁》的创作过程很古怪。我在九七年六月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，叫《从特种国家服务员转个

体户至出口外销》，在明报上连载七天。故事的主角叫陈国产。同时我在艺术中心任教一个关于

女性身体与录像制作的工作坊，其中一名学员是黄颂菁。同时我刚完成一部写香港人流徙各地的

纪录长片，叫《另起炉灶之耳仔痛》，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艺术中心首映。放映后当晚我跟所有

人一样涌到街上，又拍了一出三分钟如音乐录映带：《庆回归》。 
 
然后我回到美国中部教书，在无可宣泄的情况下开始把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，翌年获香港艺术发

展局批准申请，把剧本制成电影。于是我收拾行李，计划回港。 
 
九九年开始做前期。我离开了香港九年，离开前做过电影杂志编辑、编剧、影评之类的工作，回

来时一个电影业内的人都不认识。辗转得到朋友一个搭一个的介绍下去，才逐渐有了制片、服装、

灯光，这些从前或现在是业内的资深入士帮忙。后来又透过黄颂菁认识刚由纽约念书回来的黄知

敏，于是有了美指。乞求居于旧金山但不惜两胁插刀的多年好友陈行一回港，于是有了摄影指导。

行一念纪录片制作，平日拍的是黑白硬照。对于知敏与行－，《好郁》是他们的首部剧情长片。 
 
同时在工作坊的另一学生 Joanne 带领下，某个周末我们徘徊于全港各大小女同志酒吧，物色

演员。我其实只是负责看，大部份时候是 Joanne 开的口、派的名片（名片则是我前一晚影印

出来的）。其中有一间，我一走进去，看到一块女孩子的脸及她穿的大花男装夏威夷衬衫，我跟

Joanne 说，只需要说服她。这是小黑。《好郁》也是菁与小黑第一次演戏。 
 
虽然有写好的剧本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没什么比每天花十多小时在计算机前工作的黄颂菁与当时正

在街上兜售手提电话的小黑这两个真人更有趣。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彩排，透过与她们的接

触，剧本的面貌大大改变了。有时我突然想到譬如说香港有地震这样的鬼主意，打电话给菁；原

来已过半夜，当然她还在计算机前工作。她竟亦认为，这跟她的性情很吻合，她也曾有觉得世界

太“郁”而她无法走下去的感觉。当然现在说来，已是多年前的事了，今天戏拍完，可能我们又

都觉得，地面未免太稳定了。 
 
演 Nicole 的 CoIette 是资深的剧场及广告演员。她长期在英国生活，背景及经验都很适合角色。

我九九年底开镜，很快把她们三人之间的戏拍完。戏未拍完行一便要回美国去。接手的甘文辉也

跟我们很投缘。他念哲学出身，对身体、性别的课题很敏感。电影开拍前，漫画家一木替我们把

整个剧本 storyboard 都画出来，再经过我跟两位摄影师商讨。我们三人对镜头运动都很执着且

逐渐建立默契。开镜前，我跟行一说，摄影机如非必要，不许动。我要镜头非常静；有些镜头非

常长，有些非常短。行一在现场经常讲的笑话之一：这是一出不郁的《好郁》！ 
 
拍戏的同时，所有人都有另外一份全职的工作，包括我自己。你可以想象“度”期是一个怎么样

的噩梦。每一天来帮忙的 PA 都跟前一天来的不一样。大部份时候当监制、制片、策划、联络、

副导的也是我，有些重要职位从来没有人做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我们大致上把剧本拍完，奇迹一样。

之后我大病了两场。 
 
病后爬起来我重新写了一个补拍剧本大纲，于是有了性工作者 E 这角色。她是国产的情人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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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产有相似，也有对比。陈国产本来就是一名性工作者，但要在她也付钱购买性服务的时候，才

凸显角色的层次，也凸显性工作的多元。 
 
最艰难的还要来。我每晚放工回来，一个人坐在计算机前剪片至夜深，三个月后有一个九十分钟

长的版本。长是长，但我横看竖看也不满意，不知道欠缺什么。我面对这样的版本整整一年，不

知道是否应就此发行，或就此放弃。给好几个我信任的人看，也找不到答案。吾友陈若菲从台湾

来玩两天，被我迫看影带，还要彻夜讨论，苦不堪言。但她对这版本很敏感，许多细致的地方都

看出来了。 
 
不久我看到学生洪荣杰的处男作《lnvisible People》，觉得剪接不错，问他是否有兴趣剪《好郁》。

在这个我最没有自信的阶段，如果不是杰仔伸出援手，《好郁》不会完成。许多个深夜，我们拿

着电话筒，一次又一次，讨论每一个动画效果的设计，每一格光影的去与留。 
 
第二个版本一次又一次的修改，我仍有我的顾虑。若菲又来两天，又被我捉来我家，即我的剪接

室“上导修”。她看后，当下便打了一个电话，给杨德昌的剪接师陈博文（《牯岭街青少年杀人事

件》、《一一》等）。两星期后我飞台北，在陈师傅身边看他表演魔术，用他的方法把我剪的两个

版本结合。在师傅剪接室通宵达旦的那四天内，我第一次学习如何透过剧情片式的剪接制造人物

的思想感情。我以为我对香港年轻的女同志心态有些发言权，但却是师傅这中年已婚男，把 Zero
及国产一步一步的感情发展深化了。 
 
从葡国费加拿霍斯电影节回里斯本的途中，与巴西文化部的代表 Wanda 同行。她特别来替巴西

的独立电影领奖。得奖的也是首次拍剧情长片的，从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念书的 Karim Anouz。她

问到香港资助独立电影的情况，我向她介绍艺发局。听到这是全港唯一资助独立电影的机关，以

及它赞助的金额，全小巴的人都很吃惊。没人可以想象一个有如此举世知名电影工业的地方，原

来只有这样可怜的资金，支持非主流的制作。我知道，电影是最辛苦的艺术创作形式。在最艰难

的地方用最辛苦的形式创作，正如我们的美指知敏的话：简直是自杀！正因为这样,我要再一次

感谢在筹备、拍摄、剪接，至发行每一个阶段帮助过我及《好郁》的朋友。我自然是一个倾向绝

望的人，但对于创作、对于香港独立电影的日趋多元，我却同时充满希望。 
 

 

《好郁》工作照，前景为导演（右）及美术指导黄知敏 


